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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也和他饱读经典有关，”李杜

非说。三是写字，“直写到老，正楷写

得最好”。以前梅花巷口有块碑，上面的

“梅园”二字，便是他的手笔。一年，偶得

宋代书法家米芾行楷《木兰诗》一帖，赞赏

不已，随即刻意临摹，意兴极浓。2002年，

李鸿樾二女佑兰回浏时，偶然得到李鸿樾

手书《木兰诗》帖，这也是李鸿樾仅存的手

迹，遂将其复印数十册，流传于世。

（转自浏阳网2011年2月28日,有删节）

“唱起来，跳起来，学习完了多愉

快!”这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生们的

美好回忆。

回忆六十年前，蒋南翔同志就任清华

大学校长。南翔同志一到学校，就率领校

党委积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身体

好、学习好、工作好）”号召和学生全面

发展的教育方针。

就说开展学生群众文化活动，南翔校

长非常重视，学生会专设三名政治辅导

员，其中一名就是专门抓学生群众文化活

动。学校成立了“学生文娱活动指导委员

会”，音乐室聘请了四位音乐专业教授承

担艺术指导。共青团团委会设“群众文化

部”，通过各级团组织，宣传和提高学生

对参加文娱活动意义的认识，组织学生积

极参加。并在时间上与有关方面商定：除

周末和星期日下午外，每周抽出一天的体

育活动时间定为自由活动，可以作为群众

文化活动之用。经费上，蒋校长到校后，

立即决定一次拨出专款三万元人民币购买

乐器，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经

费。学生各文艺社团从选送干部、招生、

组织排练；从内容、计划、经费、培训到

演出前剧目彩排都经过党委严格审查，校

党委副书记高沂同志、团市委书记王照华

同志都亲自到场指导和关心。学生的文艺

社团每年举行一次全校文艺会演（一般安

排在元旦），蒋南翔校长必定亲临观看。

在学校各方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学

生文娱社团蓬勃发展，学生参加文娱活动

的热情日益高涨。社团报名桌前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报名人数大大超过招生数

字，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如办训练班、

讲座）来满足大家要求。如：1953年的社

团招生，只两个下午，社团报名人数达

五十年代清华学生文娱活动的美好回忆
○陈世猷（1955电机）俞国宁（1959动力）

陈世猷（右，清华大学九、十、十一届学
生会副主席）与俞国宁（左，清华大学十二、
十三届学生会副主席，学生会文娱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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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人，各种训练班约625人。1955年摄影

社计划招收40名社员，结果有400多人报

名。1956年新成立的电影社准备只收100

人，却收到了700份报名表。学生文艺社

团的规模从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中成长的

清华大学文工团130余人,占全校学生总人

数(3115人）的4.2%(1952年院系调整前)，

发展到1956年全校有18个社团，报名人

数有3500余人，录取人数2100人，分别

占全校学生总人数（8647人）的40.5% 和

24.3%。

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规模最大是在

1956年。那时的社数目是18个，包括：军

乐队（分甲、乙、丙三个队）、民乐队、

管弦乐队、混声合唱团（又分混声1、混

声2两个队）、男声合唱团、舞蹈队、剧

艺社、曲艺社、京剧社、越剧社、地方戏

社、钢琴队、手风琴队、口琴队、美术

社、摄影社、文学社、电影社等，学生社

团总人数为2100人。

1957年因开展反右斗争政治运动，暂

停社团活动。1958年全民皆兵，清华大学

建立了东风民兵师，为适应民兵师建制，

组织管理方式作了改变，在原各文艺社团

基础上进行精选和调整，缩编为300多人

的清华大学文工团，后更名为清华大学学

生艺术团。

那时候，办社团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作

为指导思想。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在普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为了提高水平，采取“送出去、请进

来”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有突出才华的

“尖子人才”。首都著名艺术家梅兰芳、

侯宝林、袁世海、李少春、苏联著名指挥

家杜马舍夫、我国合唱指挥家聂中明和秋

里等都同我校学生社团有台上台下的往

来。培养的人才中有许多在全国高校文艺

会演中获得名列前茅的优胜，清华的文艺

社团活动在全国高校中作出了表率，也为

我校赢得不少荣誉。如：土木系杨景棻同

学经祁玉珍教授指导，她的女高音独唱

《小河淌水》获全国业余文艺会演第一

名；土木系应诗慧同学在音乐室傅自成老

师指导下获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第一名；

张幼文同学的二胡独奏《光明行》和建筑

系许宏庄同学演奏的《汉宫秋月》，他们

被派送中央音乐学院经著名二胡演奏家

蒋凤之先生指导培训后，在全国大学生

文艺会演中获得三等奖。20世纪50年代还

有许多深受同学欢迎的“功勋演员”，

如：赵庆珠的民歌独唱《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2000年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个人演

唱会）；独唱演员陈立基、肖运鸿，著名

小号手吴城屿的独奏《天鹅湖》片段 ，

赵修民同学的手风琴独奏，章秋实同学的

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胡泊的诗歌朗诵

《猴子拉车》、《猴子探海》等，许多

剧目作为保留节目一直流传到现在。1956

年，清华大学还初选了杨景棻和张五球，

到中央乐团进行排练，准备代表首都大学

生参加1957年第六届国际青年联欢节，最

后选定民歌团张五球参加。

社团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许多社团请

了当时一流顶级的国家专业团体的名角来

指导，排演的剧目和曲目中，有的就现在

看仍有相当水平。例如：

1953年马纪龙同学指挥160人的合唱

团排练演出了有管弦乐队伴奏的《黄河大

合唱》，并请中国青年剧院任虹同志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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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黄河大合唱》的报告；混声合唱团还

演练了《半个月亮爬上来》、《远方的客

人请你留下来》、《阿拉木汗》等歌曲；

为纪念“五四”青年节，以歌颂学生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为题材，在音乐室指导下，把

十七首歌串编在一起，从抗日战争唱到今

天的胜利，从《松花江上》唱到《东方红》。

很多同学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东

方红》史诗联唱的群众场面录音。

舞蹈队的《军民联欢舞》、《采茶

扑蝶》、《十大姐》、《荷花舞》、《红绸

舞》、《挤奶员》、《鄂尔多斯》、《陶尔库

特》、《雅克舞》、《藏族骑兵舞》、《新疆

热克舞》、《苏联摩尔坦维亚舞》、《德国

舞》等。

军乐队的常任指导是音乐室周乃森教

授。队员由2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分成甲、

乙、丙三个级别的分队：甲队40人，水平最

高，是演出队；乙队50人，具有吹奏水平，参

加运动会、舞会和大型活动的伴奏；丙队

100多人，以初学练习为主。排练演出曲目有

《骑兵进行曲》、《步兵进行曲》、《炮兵进

行曲》、《胜利进行曲》、《友谊进行曲》、

《小夜曲》、《布尔卡》、《小白桦树圆舞

曲》等。

管弦乐队的常任指导是音乐室陆以循

教授（同时负责音乐室的全面工作）。排练

曲目有裴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世界四

大文人之一德沃夏克的作品以及中国乐曲

《黄河大合唱》、《春节序曲》、《瑶族舞

曲》、《白毛女序曲》和四重奏《小夜曲》。

民乐队的常任指导是音乐室王震寰

教授，排练曲目有《采茶舞曲》、《歌唱二

郎山》、《牧童短笛》、《二泉映月》、《步

步高》、《金蛇狂舞》、《梁祝》、《翠湖春

晓》、《小放牛》、《春江花月夜》等。

话剧社排演了曹禺名著《雷雨》。每

当全校纪念“一二·一”、“一二·九”时，剧

艺社都要上演《放下你的鞭子》和《三月

三》。 剧艺社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

帮助下，演出了清华校友王松声同志在解放

前学生运动时，为了配合清华同学声援教

授罢教时写的《控诉》和《大江流日夜》。

京剧社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早就

开展活动，他们经常请老艺人来校指导。

1954年复建后曾经排演了《群英会》、《四

进士》、《穆柯寨》、《樊江关》、《拾玉qlqj

镯》、《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空城

计》、《女起解》等有名的戏剧。

越剧社上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大

型越剧。

曲艺队是最受同学欢迎的社团，他们

结合当时同学中的实际问题自编自演。每

次演出常常是逗得全场捧腹大笑，后续就

是发人深思、回味无穷。有的曲目一直作为

保留节目流传到现在。

随着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深入人心，

同学对文化艺术活动的需求日益增多，校

级大社团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学校大力倡

导开展系级文艺活动。同学们自己动手组

织起来，成立系级和班级的小社团。校级

大社团成员协助带动系级社团并成为小社

团的骨干分子。这样，全校群众性文化活

动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小社团

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合唱、诗歌联唱、

舞蹈、话剧、滑稽戏、歌舞剧、清唱会、故

事会、小说阅读和书评、小人剧、越剧、广

播剧、管弦乐、相声、单弦、山东快书、棋

牌比赛、自编游戏、杂技等，真是“百花齐

放”，全校这种小社团猛增到三百多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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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系全系三十六个班中除了三个班外，每

班都有自己的文娱社团。水85全班29人，28

人参加了班级社团。

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活跃必然激发起

青年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希望通过自编、

自演的作品来反映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企

81班音乐组成立不久，引起同学们的浓厚

兴趣而出现了自己的“作曲家”——张世

武和沈熊合编了一首《新中国的大学生》歌

曲，表现新中国大学生愉快自豪的心情，在

全班流行传唱。企94班创作了《一粒子弹

一包糖》，在全校演出获得好评。给72集

体创作诗歌朗诵《争取转正》，描写他们

班怎样争取由“后补先进集体”成为正式

的“先进集体”。建92把普希金的《牧师

和巴尔达的故事》改编为剧本形式进行排

练；举办“故事会”，讲述世界上各个角

落的民间传说、寓言、笑话、风土人情。

热9班以支持农村青少年“除四害”为主

题，集体创作了快板剧《除四害》。通过

精心设计服装、道具、化妆，挑选腿弹跳

力好的同学扮演喜欢蹦跳的苍蝇，细致观

察苍蝇的动作，演得逼真逼像，博得全校

好评。结8班的《庆丰收》、房81的话剧

《克服超学时》、发83的《锻炼舞》、房7

的《施工舞》都是结合自己生活创作的优

秀作品。同学们创作的《美化校园舞》和

《老王的学习》等很多创作作品在北京市

大学生文艺会演中受到奖励。1956年3月，

团委会、学生会、新清华、音乐室联合举

办全校同学的文艺创作比赛，进一步激发

大家的创作热情，并成立了学生群众文化

协会，加强组织领导。1958年，学校组织

同学参加北京市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

为配合工地宣传鼓动，从各社团中抽出十

几个人组成“十三陵水库工地宣传队”，

白天下工地宣传和劳动，晚上连夜编排节

目。劳动结束后，精选了一些曲目，串编

成《十三陵水库工地大联唱》，在全校庆

功大会上演出，展现了清华学生朝气蓬

勃、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热情和对水库

建成后美好远景的展望，演出时台上台下

连成一片，激情互动。

学校大社团除了每个团员在自己班上

起积极带头作用外，还通过“社团扩大活

动”形式（社团活动开放，欢迎任何同

学参加）扩大和同学的联系。1955年11月

19日晚上，全校十三个社团（其中有五个

社团进行扩大演出）活动，竟吸引同学达

四千人。活动结束后有70多个班要求民乐

队到班上和他们联欢。

社团还承担学校的许多任务。早期的

清华，每天上下课是“闻亭”敲钟，军乐

队成立后改为吹号替代打钟；每天清晨，

同学们可以看到军乐队员吹号升国旗，大

家立定致敬；中午开饭时，社团同学利用

广播台，吹口琴、说相声、说快板，活跃

全校生活。社团频繁和同学接触，关系非

常密切。每年全校的大型活动如：五一、

十一、一二·九、新年、春节、校运动

会、迎接新生、欢迎外国元首国际礼仪活

动等，清华学生文艺社团成为各种庆典活

动的中心骨干。五一、国庆游行，我校军

乐队四个大号领头，200人的方阵齐头并

进，气势雄伟。天安门广场群众狂欢活

动，我校军乐队就席于显要位置与总政军

乐团遥遥相对,舞蹈队则是清华大学舞圈

的核心，十分活跃。欢迎苏联元首伏罗希

洛夫，参加中山公园联欢和政协礼堂演出，

欢迎越南胡志明主席等，军乐队、民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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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队、舞蹈队都显示出无比活力。国家领

导人观看我们的演出，和舞蹈队员跳舞，留

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珍贵纪念。

唱起来，跳起来，学习完了多愉快! 清

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

（下晚自习后到十点熄灯之间有一刻钟时

间），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

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

合奏和宿舍里传出“嘣嘣嘣”的各种军乐

号练习声。而每逢星期六和周日则是同学

们最愉快的时刻。校园各处：大礼堂（电

影或演出）、西大饭厅（舞会）、第三教学

楼、阶梯教室、音乐室、三院教室以及宿舍

里、楼道走廊里都能看到同学们在娱乐活

动。由于要求每个同学都学会跳交谊舞，

一些男同学竟抱着板凳在宿舍里练。《新

清华》刊出了“让清华园出现更多的业余

艺术家”标题栏，“丰富我们的文化生

活，使自己有一技之长”已经成了广大同

学的共同心愿。

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我们深深

感到：1953年蒋南翔到清华任校长后，清华

大学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指导下，群众文

化活动迎来了真正大发展时期。

那时，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培养人才必

须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必须着眼于提高全校同学的文化艺术修

养水平，发动全校同学积极参与，而不是局

限于社团内或培养少数“明星”。所以群众

发动比较充分，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组

织机制上，音乐室起了重要作用。音乐室不

是行政领导，她承担艺术指导任务，配合学

生会协同工作。应该说，50年代,蒋南翔在

清华大学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实践是

成功的，从全校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广泛

和深入程度，是清华大学校史上罕见的，

可称为清华大学学生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

鼎盛时期。回想起这一段，非常有意义，青

年时代学校的培养对人的一生有深刻的影

响。在电视银幕上看到胡锦涛，富有青年人

的朝气，拿起拍子能打球，拉起圈儿会跳

舞，走入人群指挥唱歌，脱下衣服就劳动，

走到灾区扛大包……，那么自然娴熟在行，

非常亲切。这不是某个人的特殊形象，而是

千千万万个普通清华人的形象,“清华人”

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许多50年代的同

学在清华学生时唱歌，离开学校后又唱了

一辈子歌，现在七十多岁还在舞台上唱。今

天我们都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已走过了人生

的多半，至今我们深情地怀念这段历史，而

且觉得非常值得今天借鉴。

最幸福的时刻——1957年春，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在
首都中山公园举行的盛大游园晚会上和我校同
学跳舞


